“天安门自焚疑案”调查报告(二)
——大陆官方媒体造假篇

（2003年08月15日）]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以下简称：追查国际）于2003年1月23日成立“天安门自焚事件调查委员会”，就2001年1月23日下午2点41分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展开了全面、客观和独立的调查和追踪，其中包括采用先进的语音识别技术鉴定出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前后出过三次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人，对“自焚”人员进行“治疗”的积水潭医院以及其他多渠道进行直接取证和调查，并得出“自焚”案为重大阴谋案的结论。报告详见追查国际5月16日《"天安门自焚疑案”调查报告》（http://upholdjustice.org/Lastest_News/self_immolation_report.htm）近日，追查国际通过对中国大陆官方媒体关于“自焚疑案”的公开报导的分析和追踪，获得进一步证据，证明大陆官方对于“自焚事件”的报道前后矛盾，涉嫌造假；“自焚案”的主要人员“王进东”、“薛红军”等人则明显提供了伪证。特此将调查结果公布如下。


一、大陆官方媒体报道前后矛盾、破绽百出
1、“王进东” “一家人”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练功” 

在新华网日内瓦2002年4月24日电《天安门自焚者王进东的女儿王娟专访》*1一文（以下简称《王娟专访》）中，“王娟”说，“他们一家在1997年就开始修炼‘法轮功’，曾经到了痴迷的地步。”新华社郑州2002年5月19日电《天安门自焚事件参与者王进东的控诉》2一文（以下简称《控诉》）说，“随着王进东不断‘上层次’，他开始向家人‘传法’。当时，年仅16岁的女儿王娟在其父‘得法’后的第四天开始接触《转法轮》。两年后，何海华也开始练习 ‘法轮功’”。《光明日报》记者王光荣写的《在梦魇般的日子里——原“法轮功”痴迷者王进东一家的追忆》3一文中说，“1996年，王进东一家开始迷恋‘法轮功’，在……的迷惑下，一家三口迅速成为‘法轮功’痴迷者”。中新社郑州2002年4月8日电《天安门广场自焚者王进东、薛红军追述荒唐事》4一文这样写道：“策划天安门自焚事件主谋之一的薛红军，对自已当初如何与王进东等人密谋到天安门广场自焚记忆犹新。他说：‘当时我与王进东等一批法轮功弟子练功一年多了，从来没有出去“宏法” ……“法轮功”弟子放下生死，走出去“宏法”，求得最后“圆满”。这时，对于许多功友来说，到天安门广场自焚求“圆满”已经是大势所趋。’”在新华社2003年4月7日发布的《王进东自述1·23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的前后》 5，以下简称《自述》中介绍，薛红军是“王进东”的“练功”介绍人。“自焚”的发生是在2001年1月，那“薛”所称“与王进东”等“练功一年多了”表明“薛和王”开始练功的时间应该是1999-2000年之间。由此可见，上述五篇报导中关于“王进东”“一家人”开始练功的时间相互之间有重大出入。本组织将向以上五篇报导的撰写人及嫌疑人薛红军、王娟和王进东等人作进一步的取证。
2、王进东什么时候喊的口号？新华社前后报道矛盾、新华社与中央电视台录像矛盾
在《自述》中，王进东说，“下午2点半左右，……我按下打火机，顷刻间大火把我淹没了，我已没时间大盘就单盘坐下，空气在大火的带动下发出呼呼响声，我透不过气来，心里却很清楚目的就要实现了。这时不知警察用什么东西往我身上扑，我两次拒绝为我灭火，一会儿又有人用灭火器喷，火熄灭了。我大失所望，站起来大声喊道：‘真、善、忍是宇宙大法，是世人必尊之法，师父是宇宙主佛。’”在这里，“王进东”说他“站起来大声喊道”，而且是“火熄灭了”之后“站起来”喊的；中央台的电视录象显示，他是坐在地上喊的口号；而新华社2001年1月30日报导《“法轮功”痴迷者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始末》6一文（以下简称《始末》）中说，“随后，一团烈焰从这名男子身上喷出，窜起一道浓烟。烈焰中，这名男子声嘶力竭地叫喊：‘宇宙大法是世人必经之法 ’”。该篇报导里所说的“烈焰中”“这名男子声嘶力竭地叫喊”与“王进东”本人的“自述”完全矛盾。
3、“王进东”身上有没有“烈焰”？
从中央台的电视录象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坐在地上喊口号的“王进东”身上既无“烈焰”，也无余烟，《始末》一文“随后，一团烈焰从这名男子身上喷出，窜起一道浓烟。烈焰中，这名男子声嘶力竭地叫喊……”这种描述与电视录像完全不符。
4、“王进东”身上的汽油是怎么浇上去的？
在《自述》中，“王进东”说，他们将准备自焚用的汽油装到饮料瓶里，然后“我 和刘云芳把瓶子用绳吊在脖子上，瓶子放在双臂的腋下用胶带纸固定好，穿上毛衣，外边又穿上棉袄。随后，我们又带上郝惠君事先买好的单面刀片及打火机”，“下午2点半左右，我把手中早已准备好的单面刀片隔着毛衣把瓶子划破了，丢下刀片后拿出打火机。这时附近的警察快步向我走来，在和他们距离10步时，我按下打火机，顷刻间大火把我淹没了”；也就是说，根据“王进东”的叙述，他身上的汽油是他将吊在脖子上、又用胶带固定在腋下的饮料瓶划破后流到身上的；而《始末》一文却说，“14时41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东北侧，一名40多岁男子面向西北方向，盘腿‘打坐’，并将一个绿色塑料瓶中的液体不断往身上浇。随后，一团烈焰从这名男子身上喷出，窜起一道浓烟……”这里清清楚楚地说“王进东”“将一个绿色塑料瓶中的液体不断往身上浇”。

无论是《自述》还是《始末》都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几名“自焚者”为如何将汽油浇在身上而煞费的苦心，两篇报导都提到他们曾经为此经过多次试验。也就是说，如何将汽油万无一失到浇到身上对“自焚者”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两篇报导对这个重要的技术问题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说法。
5、“王进东”两腿中的饮料瓶从何而来？
“王进东”在《自述》中说，“我和刘云芳把瓶子用绳吊在脖子上，瓶子放在双臂的腋下用胶带纸固定好，穿上毛衣，外边又穿上棉袄。……下午２点半左右，我把手中早已准备好的单面刀片隔着毛衣把瓶子划破了，丢下刀片后拿出打火机。这时附近的警察快步向我走来，在和他们距离10步时，我按下打火机，顷刻间大火把我淹没了”。
《始末》一文说，“事件发生后，广场值勤民警奋不顾身，迅速全力扑救。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东北侧，4名民警首先发现40多岁的男子自焚后，立即取出灭火器，以最快速度赶到他身旁。一名民警冒着被烈火烧伤的危险，冲到火球前，用灭火毯盖住男子的头和身体，试图熄灭火焰……不到一分钟，几名民警连用4个灭火器，迅速扑灭了这名男子身上的火焰，并用值勤警务车将其迅速送往医院救治。
“越来越多的民警冲向火焰，越来越多的灭火器喷出的白雾压住了肆虐的火舌。仅过了一分半钟，纪念碑北面的4个‘法轮功’痴迷者身上的火焰均被扑灭。”

根据这篇报道的叙述，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警察就扑灭了“王进东”身上的火焰；而根据《自述》，“王进东”“把 瓶子用绳吊在脖子上，瓶子放在双臂的腋下用胶带纸固定好”，在不到一分钟且火已经点燃的情况下，“王进东”有可能将用绳吊在脖子上、用胶带纸固定在腋下的瓶子拿下来放在两腿中间吗？

法轮大法明慧网2003年5月14日报道《央视“焦点访谈”女记者李玉强承认“自焚”镜头有假》（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14/50261.html）一文指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女记者李玉强2002年初曾当众承认“天安门自焚”镜头有假。

该报道说，“2002年初，李玉强在河北省会法制教育培训中心采访王博时，曾和那里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当时有法轮功学员问她‘自焚’镜头的种种疑点和漏洞（尤其是已烧得黑焦的王进东，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面对大家有理有据的分析，李玉强不得不公开承认：广场上的“王进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她还狡辩说是为了让人相信是法轮功在自焚，早知道会被识破就不拍了。”

另据明慧网2003年3月8日报道《我曾看到冒牌“王进东”的另一张“自焚剧照”》（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8/45954.html），一名署名为“大陆大法弟子”的法轮功成员称，他曾在《锦州日报》上看到过一张汽油瓶放在“王进东”右腿外侧地上、而不是象电视里放在两腿之间的照片：

“新闻播出的第二天，监狱为了给我们洗脑，叫犯人给我们读《锦州日报》关于‘自焚’的报道，……我们要来报纸自己看，引人注目的是王进东那个‘打坐’的照片，两腿散盘还高高翘起，两手大拇指重叠，手心向里，结印孔向上，根本不是炼法轮功的动作，最重要的是右腿外侧地上直立一个瓶子，和焦点访谈看到的怀抱‘汽油瓶’不一致。虽然当时还不知道慢镜头分析，但上述这张照片就足以知道这个王进东是个冒牌货了。” 

该报道还说，那份登有汽油瓶放在“王进东”右腿外侧的地上的报纸是2001年2月1日左右的《锦州日报》。

本组织在此呼吁存有2001年2月1日左右刊有“王进东”“自焚”照的《锦州日报》的民众向本组织提供该报，以便作进一步的查证。
6、“王进东”的头发“自焚”时有无烧掉？
中央台“自焚”现场的录像片显示，站在地上喊口号的“王进东”头发完好；《北京晚报》2001年2月16日《为了天安门的安宁--处置法轮功痴迷者自焚纪实》7一文（以下简称《自焚纪实》说，“百米速度为13秒的小杨与队友把头发已烧得干干净净的王进东抬上警车”。

在中央电视台关于“自焚”的后续报道中，躺在医院里的“王进东”头发已经所剩无几，而根据“王进东”的《自述》，他是“火熄灭”后喊的口 号，所以不存在他喊完口号以后头发再被烧掉的可能，那么中央台的“自焚”现场镜头和“王进东”头发全无躺在医院之中的两个互相矛盾的镜头中必有一者有假，或两者皆为伪造的镜头。
7、“自焚”后警车去了哪里？
在《自述》一文中，“王进东”说，“自焚”后“警车飞速驶向积水潭医院，到医院后我躺在急诊室的活动床上……”；而《自焚纪实》文说：“百米速度为13秒的小杨与队友把头发已烧得干干净净的王进东抬上警车，风驰电掣般向位于宣武区的市急救中心驶去，后来又从急救中心转到积水潭医院。”
8、“王进东”不懂法轮功的基本术语
“自焚”的录像带和照片发表后，曾有许多法轮功修炼者指出“王进东”在天安门广场上打坐的姿式不符合法轮功的基本要求，包括他的腿和手的姿式都不是法轮功的炼功动作，尤其是他盘腿的方式，更象是中国军人的标准坐姿。

对此，“王进东”在《自述》中作了一些解释。他说，“我按下打火机，顷刻间大火把我淹没了，我已没时间大盘就单盘坐下，空气在大火的带动下发出呼呼响声……”

本组织已向法轮功学员查实，法轮功中从来就没有“大盘”的概念或说法。法轮功炼功书籍《法轮佛法大圆满法》第三节《动作机理》 （http://falundafa.org/book/chigb/dymf_35.htm）中说，“这个打坐盘腿呀，有两种盘法……真正地盘腿，就两种：一种叫单盘，一种叫双盘”。
对于“单盘”和“双盘”，该书解释道：“单盘是你还不能双盘的时候，万不得已采用的过渡盘法。单盘就是一条腿在下，一条腿在上。”“对这个单盘腿我们对你要求不多，我们也不要求单盘。我们这套功法是要求双盘的……这个双盘呢，就是把下面这条腿搬到上面来。从外面搬，不能从里面掏，这就是双盘。”

因此，“王进东”在天安门的盘坐姿式也不是他在《自述》所称的“单盘”，因为他的盘腿姿式并不是“一条腿在下，一条腿在上”，所以不是法轮功的“单盘”。
9、“王进东”2000年12月有没有去天安门？
在《自述》中，“王进东”只字未提他2000年12月曾与“妻女”同上天安门广场打横幅被抓一事，《中国青年报》2002年5月20日 《王进东一家摆脱“法轮功”邪教控制前后》8一文说，“2000年12月19日，王家三口来到天安门广场，一个月后王进东在自焚的地方打出了‘护法’横幅，被我公安干警当场制止，并被分别带上了警车。”《王娟专访》一文提到这样事时却是这样说的：“她（指王娟）说，2000年底，她和母亲到天安门进行所谓‘宏法’，因扰乱社会治安而被关进了看守所。”也就是说，“王娟”并没有提到“王进东”曾与她们“母女”一起去天安门。
10、“王进东”喊的是什么口号？
在《自述》中，“王进东”说他“站起来大声喊道：‘真、善、忍是宇宙大法，是世人必尊之法，师父是宇宙主佛。’”《解放军报》2002年 1月27日《天安门武警官兵:自焚事件“导演”之说污蔑政府》一文说，“原三中队六班长、现已退伍的商建国，通过电话告诉记者，那天他是广场执勤现场领班员，亲耳听到第一个自焚者点燃汽油瓶的人高喊‘宇宙大法是世人必经之法。’”
11、“王进东”他们“自焚”那天上午在干什么？
《始末》一文说，“23日上午，在一名‘法轮功’顽固分子的帮助下，他们购买了一箱雪碧饮料，倒掉后灌进汽油。随后带上刀片和打火机，乘出租车来到天安门广场，准备实施自焚计划。由于当天上午人民大会堂举行春节团拜会，广场停放车辆而暂时封闭，他们只好躲在广场附近闲逛，到下午广场开放后，一起经过精心预谋的恶劣事件开始实施……”
根据这个报道，“自焚”的几个人上午到了天安门，却未能进去，“只好躲在广场附近闲逛”，然后“到下午广场开放后”才进去“自焚”的；
而《自述》一文却说：“元月23日大年三十，我们7人起得很早，吃了早餐直奔刘秀芹家。进门后刘秀芹说汽油都渗出了，气味很大，无奈我再去琉璃厂买袋子，回来已是下午1点左右。
“其他几个人等不及，就决定改用饮料瓶。刘秀芹在楼下买了一箱饮料倒空后装好汽油。我和刘云芳把瓶子用绳吊在脖子上，瓶子放在双臂的腋下 用胶带纸固定好，穿上毛衣，外边又穿上棉袄。随后，我们又带上郝惠君事先买好的单面刀片及打火机，每人都把身上的钱拿出来，约好2点半左右各自行动。郝惠君、陈果、刘春玲、刘思影下楼后坐出租车先走了，我和刘云芳、刘葆荣乘出租车直奔天安门广场。车子开到人民大会堂南侧停下，我们慢慢地向广场走去。”
因此，根据“王进东”的自述，23号上午他独自一人去琉璃厂买装汽油的袋子了，“下午1点左右”才回到“刘秀芹”家，而其他几人显然一直在“刘秀芹”家忙着“装汽油”，根本就没去过天安门。
12、陈果有没有去接站？
《始末》一文说，“王进东”一行到了北京后，“1月17日晨，陈果按计划到北京西站接站”；而《自述》说，“到北京后，我们乘公交车到了中央音乐学院门口，陈果把我们带到一个功友家”。按这种说法，陈果并没有到“北京西站接站”，而是“王进东”他们“乘公交车”到“中央音乐学院门口”找陈果的。
13、“王进东”的“女儿”叫什么名字？
在《王娟专访》中，“王进东”的女儿从头至尾都叫“王娟”，而在2001年03月28日新华网的《春风化雨融坚冰——在天安门广场自焚的王进东的妻子和女儿转化纪实》[9]（以下简称《转化纪实》）里，“王进东”的女儿从头至尾都叫“王娟娟”。
一篇新闻报道中主人公的名字是报道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凡是受过正规职业训练的记者都会非常注重这种基本要素的准确性。《转化纪实》这篇报道长达4600多字，“王娟娟”这个名字一共出现37次，本组织认为“王娟”与“王娟娟”的差异是由于笔误而出现的几率非常小。
14、“王进东”的“妻女”是在哪里、何时及如何“转化”的？
在《王娟专访》一文中，“王娟”说，“2000年底，她和母亲到天安门进行所谓‘宏法’，因扰乱社会治安而被关进了看守所。此前她曾听其他‘法轮功’练习者说，一旦被关进去，就会受到残酷的虐待，住在阴森恐怖的小牢房里。可被送到看守所后，她发现住的地方干净整洁，周围环境也好。特别是工作人员对待他们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处处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铁的事实教育了她们，使母女俩很快就转化过来，并与‘法轮功’彻底决裂。”
从这里看出，“王进东”的“妻女”是在“2000年底”在“看守所”里发现这里的“环境”好、“工作人员”好，所以“很快就转化过来”了；
可是《转化纪实》这篇报导用了四千多字的篇幅去写“河南省女子劳教所”如何经过“艰苦”的努力才将这“母女俩”“转化”过来的，如先是通过“拉家常”摸两人的思想底子，然后制定了“一人一策，重点攻关，分化瓦解，尽快突破”的“转化”方案，将“母女俩”分开到不同的队，还找了三名已“转化”的“开封同乡”帮助等等，才将“王娟娟”先“转化”过来，然后“王娟娟”又去帮助劳教所转化更加“顽固”的“妈妈”何海华的；
而BBC中文网2002年4月5日新闻《中国安排采访法轮功自焚者》（http: //news.bbc.co.uk/hi/chinese/news/newsid_1912000/19124081.stm）一文中却说，“王进东的女儿说她进入劳改营只有10分钟就决定放弃法轮功。”
根据BBC及中国官方的报导，2002年4月3日中国当局曾安排12家中外媒体到郑州监狱对“王进东”等人进行联合采访，BBC的报导以“安排采访”为小标题这样写道：“中国政府过去一直拒绝外国媒体采访法轮功自焚案件，但是却突然在这个星期安排外国记者采访自焚案件生还者。”
“BBC的特派记者说，中国当局让外国记者采访这些自焚生还者的用意，显然是企图向国际社会证明北京政府镇压法轮功的举动是正确的。”
根据BBC的报导，“王进东的女儿”应该是当着中外记者的面说她“进入劳改营只有10分钟就决定放弃法轮功”的。这与《王娟专访》与《转化纪实》中的叙述有重大的时间上的差异。
另外，据本组织的了解，中国的看守所与劳教所（西方社会有时称“劳改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和场所，里面的环境、管理制度和作息方式也完全不同。“看守所”是关押被临时拘留或已被实行逮捕但判决书尚未下达的所谓“未决”人员，或判决已下达但正等待上诉结果的人员，从行政关系上归各地公安部门管理；而“劳教所”是专门关押被判劳教的人员，归各地劳教局管理。因此《王娟专访》与《转化纪实》这两篇报道在地点在也有重大出入。


二、其它分析
1. 新华社报道疑点

《始末》这篇报道，是新华社第一篇关于“自焚”的详尽报道，然而这篇报道却未具记者名。这明显违背了新闻报道的最基本原则。
另外，这篇报道关于“自焚”的场面有非常具体而“生动”的描写，如“14时41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东北侧，一名50多岁男子面向西北方向，盘腿‘打坐’，并将一个绿色塑料瓶中的液体不断往身上浇。随后，一团烈焰从这名男子身上喷出，窜起一道浓烟。烈焰中，这名男子声嘶力竭地叫喊……”，“几乎同时，在广场东北侧，一名中年妇女突然掏出包中夹裹的雪碧瓶，张开嘴猛喝几口，并将液体洒遍全身。刹那间，一股刺鼻的汽油味四散弥漫”，“在人民英 雄纪念碑东北侧，4名民警首先发现50多岁的男子自焚后，立即取出灭火器，以最快速度赶到他身旁……不到一分钟，几名民警连用4个灭火器，迅速扑灭了这名男子身上的火焰，并用值勤警务车将其迅速送往医院救治……”
这样具体而“生动”的细节，非亲自在场不可能得知；然而从报道中却看不出记者是怎样得到这些细节的，整篇报道没有提到任何采访现场目击人的线索。
2. 中央台电视镜头疑点

针对海外内对于“自焚”发生后警察如何能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找来几十个灭火器的疑问，中国官方媒体曾解释说这是因为在天安门巡逻的警察的警车上备有灭火器，并且一名参与灭火的警察的百米短跑速度为“13秒”。
根据《始末》这篇报道，对“自焚”的所有五人的灭火在七分钟之内就结束了，然后警车“风驰电掣般向位于宣武区的市急救中心驶去”（《自焚纪实》）。
如果说“灭火”的警察有“13秒”的百米速度的话，那拍摄“刘思影”被抬上急救车前一声声喊“妈妈”的镜头的摄影师又要有怎样的百米速度才能在七分钟之内扛着摄影机在急救车到达之前从数公里以外的中央电视台赶到事发现场、作好一切拍摄准备、选好拍摄角度并在急救车开走之前抢拍到“刘思影”的特写镜头？又是谁向中央电视台记者透露了有“自焚”正在发生的消息？


三、根据以上调查进展，本组织现公布“天安门自焚疑案”第二批取证人名单:

1、《天安门自焚者王前进东的女儿王娟专访》撰写人新华社记者江亚平、陆大生及报导中提到的“王进东”的“女儿”王娟、“妻子”何海华；
2、《天安门自焚事件参与者王进东的控诉》撰写人新华社记者王恒涛、翟伟、责任编辑李东帅及文中提到的何海华的妹妹何金菊；
3、《在梦魇般的日子里——原“法轮功”痴迷者王进东一家的追忆》撰写人《光明日报》记者王光荣；
4、《天安门广场自焚者王进东、薛红军追述荒唐事》撰写人中新社记者潘旭临、编辑齐彬及报道中提到的郑州监狱负责人；
5、《“法轮功”痴迷者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始末》撰写人（姓名待查，中国官方未予公布）、为此文配图之新华社摄影记者晓宇；
6、《王进东一家摆脱“法轮功”邪教控制前后》撰写人《中国青年报》记者王海洲、《人民网》责任编辑臧文丽及报道中提到的王娟的男朋友王洋、日语辅导老师林奎成；
7、《天安门武警官兵:自焚事件“导演”之说污蔑政府》撰写人《解放军报》记者岳双喜、张建军及报道中提到的武警天安门支队三大队大队长王强、原三中队六班长、现已退伍之商建国、三中队指导员羊泉松、支队政委李风格；
8、《春风化雨融坚冰——在天安门广场自焚的王进东的妻子和女儿转化纪实》撰写者新华社记者彭红、王恒涛、李丽静及文中提到的河南省女子劳教所第三大队干警、四大队大队长王淑兰、管教刘宝兰、原“法轮功”练习者姚佩敏、秦银泮和常素真；
9、《为了天安门的安宁--处置法轮功痴迷者自焚纪实》撰写者《北京晚报》记者杨昊及文中提到的北京市人民警察学校99届毕业生小王、民警小杨、小孔、北京二警校99届毕业生小袁；
10、BBC新闻《中国安排采访法轮功自焚者》撰写者。

本组织将在适当时机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向其取证，作为对“天安门自焚疑案”调查行动的一部分，从即日起开始实施。
本组织呼吁各方知情人本着道义立场继续举报一切与此案有关的消息。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天安门自焚”事件调查委员会

2003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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